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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问题的提出

“子虚”之名，出自司马相如《子虚赋》，最早见于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为保证文本分析的完整性，

现移录如下：

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少时好读

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

如之为人，更名相如。①

可见司马相如自小比较重视起名的缘起和寓意。长

大后：

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

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

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

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

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②

仕宦经历由侍奉天子到客游诸侯③，相如在游梁时作

《子虚赋》。后梁孝王死，相如归蜀，娶文君，至武帝

时又逢际遇而得以侍奉天子：

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

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

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

“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

猎赋》，赋成奏之。”上许，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

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

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

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

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说。④

《汉书·司马相如传》记载与《史记》同⑤。从这段记

载，我们认为有关“子虚”的内涵，有三个问题需要

讨论：一是“虚人”，此与赋中人物的姓名对应，即为

何托“子”姓而名为“虚”？二是“虚楚”，此与赋中人

物的使者身份对应，即为何托“虚”为“楚”使？三是

“虚辞”，此与赋中人物的言辞对应，即为何司马相

如的“虚辞滥说”会成为文学虚构的经典之作？“虚

人”“虚楚”，是特定历史时期的诸侯与天子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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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学再现，留给后世称说的是对相如人生际遇遇

艳羡和对大一统王朝的期许；而“虚辞”，则是以文学

来言说历史，促使“凭虚构象”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

一个重要范畴。从虚辞到虚构，从历史叙事走向文

学叙事，无论是唐诗、宋词，还是小说《金瓶梅》中“花

子虚”的命名，又如汪藕裳弹词小说《子虚记》等小说

以“子虚”命篇的出现，这些都寓含着“子虚”正以其

“虚”的存在而被赋予丰富而充实的文学意蕴和文化

内涵。

一、“子虚”：“子姓之墟”与梁园代言

子虚，姓“子”名“虚”。“子”姓之源，据董仲舒《春

秋繁露》谓“天将授汤，主天法质而王，祖锡姓为子

氏”⑥，原因是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史记·殷本纪》

记载更详细：“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

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

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

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

封于商，赐姓子氏。”⑦契，子姓，名契，别称“阏伯”。

契是帝喾与简狄之子、帝尧异母兄，被帝尧封于商

(今河南省商丘市)，因此成为商族始祖。商，甲骨文

写作“ ”，字形为一只玄鸟降落于土丘之上，意思是

子姓“商族居处之地”⑧，上古时商丘一带地势多有土

丘，即是“虚(墟)”。
契为子姓，《通志·氏族略》亦收载，郑樵注云：

“帝喾之子契受封于商，赐姓子。汤有天下，微子基

宋，世为子姓，或以为氏。”⑨成汤践天子位，子姓成殷

商的国姓，至周武王立帝乙之子微子启为宋公，奉成

汤之祀，并得用天子礼乐。子姓诸侯国主要是宋国，

孔子就是殷商王族及其遗族——宋国贵族的后代，

本为子姓。近年，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有《孔子衣镜

赋》，谓：“孔子……其先□(宋)□(人)也……姓孔，子

氏。”⑩又，据《孔子家语·本姓解》：“孔子之先，宋之后

也。微子启，帝乙之元子，纣之庶兄，以圻内诸侯，入

为王卿士。”􀃊􀁉􀁓自此，商王逊而为宋公，“子”姓经历了

由“王子”的省称到“公子”“君子”的省称􀃊􀁉􀁔。之后，

《金瓶梅》中的“花子虚”，“花”氏即“华”氏，其先祖亦

是微子启，《通志·氏族略第三·宋邑》谓：“华氏，子

姓。宋戴公子考父食采于华，因氏焉，世为宋卿。”􀃊􀁉􀁕

东周初，宋戴公之子好父说食采于华，其子孙遂以华

为氏。

为何名叫“虚”？“虚”的第一种含义，在于与梁园

的结缘。虚，本义为大山丘，即“墟”的本字，《说文》：

“虚，大丘也。”􀃊􀁉􀁖《诗经·鄘风·定之方中》：“升彼虚矣，

以望楚矣。”􀃊􀁉􀁗卫文公在楚丘建造宫室宗庙，并与臣子

一起登高遥望楚丘。春秋时，楚丘为宋国地楚丘邑，

秦置己氏县，属砀郡，治商丘睢阳。睢阳，宋国故城，

是周初封微子于宋国的都城。《左传·昭公元年》载子

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

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

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

沈于大夏，主参。”􀃊􀁉􀁘阏伯与实沈兄弟二人不和，帝喾

高辛氏将阏伯迁居商丘，让实沈迁居大夏，一南一

北，如商、参二星，此出彼没，永不相见。阏伯，就是

契，封地在睢阳，所以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

云：“宋州宋城县古阏伯之墟，即商丘也。”􀃊􀁉􀁙睢阳古称

商丘、宋国、梁园、宋州等，除商朝、春秋宋国在此建

都外，西汉的梁国也都于此地􀃊􀁉􀁚。

汉梁孝王的兔园，在宋州宋城县东南十里。《史

记·梁孝王世家》载：“明年，汉立太子。其后梁最亲，

有功，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

高阳，四十余城，皆多大县。孝王，窦太后少子也，爱

之，赏赐不可胜道。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

广睢阳城七十里。”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

云：“宋州宋城县在州南二里外城中，本汉之睢阳县

也。汉文帝封子武于大梁，以其卑湿，徙睢阳，故改

曰梁也。”􀃊􀁉􀁛睢阳本为西周至战国时期的宋国都城所

在地，汉梁孝王刘武始都大梁(今开封)，旋即迁睢阳，

故梁园即是“子姓之墟”。

以上是从历史地理学上之推理。又，《子虚赋》

文本之内亦可提供三重佐证。一是《子虚赋》为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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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虚”命名？首先，考察《子虚赋》之前的赋作，无论

是《高唐赋》《神女赋》，还是《七发》，其中创设的人物

如“宋玉”“吴客”等，皆仅具有个体的性质，而到《子

虚赋》中的“子虚”则被赋予诸侯国之使臣身份，肩有

使命与职责，富有政治内涵。其次，《上林赋》(或《天

子游猎赋》)写天子苑囿“上林苑”，故名有曰“上林

赋”，而不称“无是公赋”；《子虚赋》写楚国苑囿“云梦

泽”，却不名之以“云梦赋”，而以“子虚”命名，抑或在

强调从“契”而来的“子虚”之内涵。

二是在《子虚赋》的末尾，乌有先生驳斥子虚之

言，陈述齐国渤澥、孟诸可以“吞若云梦者八九，其于

胸中曾不蒂芥”，物产丰富，种类繁多，“不可胜记”，

特别指出“契不能计”，又说“然在诸侯之位，不敢言

游戏之乐，苑囿之大”􀃊􀁊􀁒。这里的“契”字，《汉书》写作

“禼”，《文选》写作“卨”，李善注谓：“张揖曰：……卨

为尧司徒，敷五教，率万事。”􀃊􀁊􀁓契为“司徒”，职责在于

“敬敷五教”，《尚书·舜典》：“帝曰：契，百姓不亲，五

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孔颖达《正义》

曰：“帝又呼契曰：往者天下百姓不相亲睦，家内尊卑

五品不能和顺，汝作司徒之官，谨敬布其五常之教，

务在于宽。”􀃊􀁊􀁔又《左传·文公十八年》云：“举八元，使

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

外成。”􀃊􀁊􀁕契掌管教化，所“计”在于理顺君臣、父子、夫

妇、长幼、朋友五种伦理关系。《子虚赋》特别点出“契

不能计”，或即寓含子虚夸耀云梦而未能理顺五伦关

系之意。

三是子氏、乌氏皆以鸟为氏。既然子虚是姓

“子”名“虚”，那为“齐难”的“乌有先生”呢？“乌”作

姓，齐大夫有乌枝鸣。乌枝鸣的身世经历值得注意，

他是齐国大夫，又曾戍守宋国，大败华氏，有稳定宋

国局势之功，《左传·昭公二十一年》：“齐乌枝鸣曰：

‘用少莫如齐致死。齐致死莫如去备，彼多兵矣，请

皆用剑。’从之。”􀃊􀁊􀁖杜预注：“乌枝鸣，齐大夫。”􀃊􀁊􀁗韩愈

《乌氏庙碑铭》有说：“乌氏著于《春秋》，谱于《世本》，

列于《姓苑》。……在齐有余、枝鸣，皆为大夫。”􀃊􀁊􀁘关

于“乌”姓之源，《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谓：“出自姬

姓。黄帝之后，少昊氏以乌鸟名官，以世功命氏。齐

有乌之余，裔孙世居北方。”􀃊􀁊􀁙少昊氏有“乌鸟氏”，其

后为乌氏。乌之余，即乌余，齐大夫，《左传》襄公二

十六年、二十七年载胥梁带无师擒齐人乌余事。“乌”

姓指向齐国，故为“齐难”，亦有维护梁园之意。子

虚、乌有，当是司马相如游梁时所著“子虚之赋”中的

对话人物，至于“无是公”，则是司马相如面见汉武帝

时所写《天子游猎赋》中的人物，是代“至高无上”的

天子立言，姑置不论。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子虚所谓为“楚称”，实则

有为梁园“虚言”的意图。子虚的命意即为“商(子)之
丘(墟)”，寓含有从契之商，到微子之宋，再到梁园的

代言人之意，而最终借由为“楚称”的虚言来彰显。

二、“拘于虚”：“云梦”诸侯与“上林”皇权之争

“虚”的第二种含义是有局限于区域之意。《庄

子·秋水》云：“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虚，

郭庆藩《集释》谓“本亦作‘墟’……言井鱼居于所居，

故不知海之大也”􀃊􀁊􀁚，“虚”从“大丘”演变为“一定的范

围”之意，前引《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上读《子虚

赋》而善之”，召问相如。相如回答称“此乃诸侯之

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意在“以推天子

诸侯之苑囿”。子虚以楚之“云梦”为大，但相对于代

表天子皇权的“上林”，亦不过“拘于虚也”􀃊􀁊􀁛。

梁孝王刘武，汉文帝的儿子，与景帝同为窦太后

所生，倍受宠爱而“异于他子”。文帝即位第二年(前
178)，封刘武于“代”(今山西平遥)，过了两年，迁都淮

阳(今河南淮阳)。公元前 168年，刘武受封为梁王，

以淮阳地湿为由，迁都到当时被称为“天下膏腴地”

的睢阳(今河南商丘)。发生在梁王身上的事件，有两

件值得关注：一是汉景帝一直未立太子，有次与梁王

宴饮，曰“千秋万岁后传于王”，景帝曾言要将帝位传

给梁孝王，“太后亦然”，窦太后也欲以孝王为景帝后

嗣。二是梁孝王平定“七国之乱”有功。汉初，强大

的诸侯王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突出，景帝二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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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御史大夫晁错上疏《削藩策》，提议削弱诸侯王

势力、加强中央集权。景帝三年，吴王刘濞联合楚

王刘戊、赵王刘遂、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济

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发动叛乱，《史记》载“吴、

楚、齐、赵七国反”􀃊􀁋􀁒。明明是四国，为何说是“七

国”？原因在于胶西、胶东、济南、淄川皆由齐国分

出。梁孝王据守睢阳，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立下首

功，此后实力大增，成为当时天下最具实力的诸侯

国王。梁王经常僭礼越制、有功骄矜，直接威胁到

汉王朝中央权威。

梁孝王“最亲，有功，又为大国”，于是“筑东苑，

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

自宫连属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之旌旗，出从千

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梁多作兵器弩

弓矛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

师”，梁孝王入朝觐见时，“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

车游猎，射禽兽上林中”􀃊􀁋􀁓，同车共辇，丝毫不讲究君

臣之礼，而且还招揽四方豪杰，“自山以东游说之士，

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纷纷来归。

再加上景帝朝，太子之位废立无常，先立栗太子刘

荣，后废黜，又立胶东王刘彻，即后来的汉武帝为太

子。此时，羊胜、公孙诡“欲使王求为汉嗣，王又尝上

书，愿赐容车之地径至长乐宫，自使梁国士众筑作甬

道朝太后。爰盎等皆建以为不可。天子不许”􀃊􀁋􀁕。梁

孝王的皇帝梦被惊破，怨恨爰盎和参与议嗣的大臣，

“乃与羊胜、公孙诡之属谋，阴使人刺杀爰盎及他议

臣十余人”。景帝“遣使冠盖相望于道，覆案梁事。

捕公孙诡、羊胜，皆匿王后宫。使者责二千石急，梁

相轩丘豹及内史安国皆泣谏王，王乃令胜、诡皆自

杀，出之。上由此怨望于梁王。梁王恐，乃使韩安国

因长公主谢罪太后”􀃊􀁋􀁖。梁孝王刺杀爰盎等多位朝廷

大臣，谋夺储君之位以失败告终。

《子虚赋》为何得到汉武帝喜爱，却未受好赋的

梁孝王之青睐呢？回顾司马相如创作《子虚赋》的历

程，他是先在景帝身边为官，《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称是“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经常陪侍

景帝左右，《史记索隐》引张揖曰：“秩六百石，常侍从

格猛兽。”“会景帝不好辞赋”，恰好此时梁孝王来朝

见景帝，看到孝王身边有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

忌夫子等人，“相如见而说之”，然后客游梁，“梁孝王

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

虚之赋》”􀃊􀁋􀁗。据此知，《子虚赋》写作时间，正值梁孝

王谋夺储君之位时期，司马相如当有劝谏梁孝王之

举，清儒顾炎武亦推测说：“《子虚之赋》乃游梁时作，

当是侈梁王田猎之事而为言耳。”􀃊􀁋􀁘这大概也是武帝

“读《子虚赋》而善之”的原因之一。

《子虚赋》中子虚之言，铺陈诸侯王僭礼越制的

行为，其实即是在影射梁王，劝谏梁王。梁王的梁园

“拟于天子”“多于京师”，多有僭礼越制之举，太史公

曰：“梁孝王虽以亲爱之故，王膏腴之地，然会汉家隆

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财货，广宫室，车服拟于天

子。然亦僭矣。”􀃊􀁋􀁙在用周天子礼的“商之丘(墟)”上营

建而成的梁园，在汉代属于僭越礼制，也即是子虚口

中称道的“云梦”为高。我们今天所见的《子虚赋》，

“楚使子虚使于齐”，子虚为“楚使”，是使臣身份，所

以出使专对，需要不辱使命，矜夸“云梦”风物。但

《子虚赋》中所言“下属江河”，注引文颖曰：“南方无

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谓之河，诗赋通方言耳。”􀃊􀁋􀁚司

马相如此赋中，从南方的楚使子虚口中道出北方之

语。又《子虚赋》曰：“于是郑女曼姬，被阿緆，揄纻

缟。”李善注引如淳曰“郑女，夏姬也”，指郑国的女

子。楚国何来郑女？难怪左思《三都赋序》批评司马

相如等赋“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

其所”􀃊􀁋􀁛，“云梦”之中多梁园风物。司马相如在写作

《子虚赋》之前，经常陪侍景帝之侧，具有了强烈的天

子“皇权”意识，对诸侯国与中央皇权的矛盾有了深

刻的认识，所以他并没有加入到羊胜、公孙诡之属帮

助梁孝王谋夺储君之位的行动中。不仅没有加入其

中，还有《子虚赋》劝谏之举，清儒何焯评此赋谓：“相

如游梁时，梁孝王好游宫室，作曜华宫，筑东苑，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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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里，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二十余里。此赋中极

眩耀，后则归于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

大，盖所谓以讽谏也。”􀃊􀁌􀁒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也或因

此得不到梁王的赏识。

从《史记》记载来看，汉武帝在读《子虚赋》之前

是没有见过司马相如的，但读了《子虚赋》，且知道司

马相如是梁孝王的幕僚，他不仅没有怪罪，而且还

“善之”的原因，即在于司马相如把“子虚”之言归结

为“此乃诸侯之事”。诚如乌有批评子虚所言“今足

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

显侈靡，窃为足下不取也”􀃊􀁌􀁓，在诸侯之位，就不该侈

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司马相如是有了皇权大一

统的认识之后，再去诸侯之国，后又经杨得意引荐，

得到汉武帝赏识。这样的经历，令司马相如更加强

化了大一统的主张，以天子之立场来审视诸侯国，代

天子皇权立言，《子虚赋》最终表达的是劝诫藩王禁

淫守职的意图。

以梁孝王为代表的诸侯王地过古制，《汉书·诸

侯王表》对此揭示道：“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

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到武帝朝，依然如此，主父

偃就说：“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

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

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公元前 140年，董仲舒

上《天人三策》向武帝建议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

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臣愚以

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

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

知所从矣。”􀃊􀁌􀁖这个说法提出的时间，大致与《天子

游猎赋》的创作时间一致，司马相如在赋中也展现

出武帝的“尚武”形象和明确的“大一统”意识􀃊􀁌􀁗。

《天子游猎赋》借无是公之口说“楚则失矣，而齐亦

未为得也”，子虚、乌有之言，不过是“拘于虚”的诸

侯之事，“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

礼，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

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

并向天下诸侯发出警示“使诸侯纳贡者，非为财币，

所以述职也；封疆画界者，非为守御，所以禁淫也”􀃊􀁌􀁘，

显示出凌驾于诸侯国之上的气势，是天子“皇权”当

之无愧的代言人。

三、“虚言”：“无为”与“讽谏”并存的文学艺术

《子虚赋》以一个姓子名虚的“虚人”形象来代言

诸侯云梦的“虚楚”存在，最终又都是以“虚言”来进

行描摹。“虚言”为何言？我们注意到《文选》中《子虚

赋》末乌有先生有曰：“是何言之过也！……今足下

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

显侈靡，窃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国之

美也。无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虚言”即是

“言之过”“奢言”“无而言之”；“为楚称”，即是“不称

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有意思的是，

《史记》《汉书》在“无而言之”句之前，还有一句“有

而言之，是彰君之恶也”，《文选汇评》(何本眉)曰：

“‘楚国之美也’下脱‘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恶也’二

句，《史》《汉》并有，然细寻，则无此二句为优。”(何
本旁)：“此转收出‘自虚’二字之义。”􀃊􀁌􀁚此段异文，我

们姑且不去辨析孰优孰劣，但却把我们引向“有”与

“无”的思考，从地理学层面“虚楚”的梁园引向哲学

层面的老庄“无为”，以及文学层面的“凭虚构象”的

思索。

“虚”是老庄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老子·第十

六章》“致虚极，守静笃”，《庄子·人间世》“气也者，虚

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保持虚

心，便可容纳万象，凝视无形，无为而无不为。《庄子》

中有类似的“子虚”“乌有”的命名，如无名人(《应帝

王》)，无为谓、无穷、无为、无始、无有(《知北游》)，无
足、无约(《盗跖》)，无何有(《逍遥游》《应帝王》《列御

寇》)。至西汉初，文帝、景帝都推行黄老治术，在梁

孝王封地的梁园，黄老之学也非常盛行，据孙少华先

生考证，先秦黄老之学“入汉以后，兴盛于齐，其他地

区也有流传。梁孝王时，传入梁地的齐文化，最主要

的应该是黄老”􀃊􀁍􀁒。司马相如曾经侍从景帝和梁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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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

宋之问

张子容

王维

钱起

钱起

李白

崔宗之

姚伦

卢纶

白居易

张南史

吕温

李商隐

诗名

《故赵王属赠黄门侍郎上官公挽词二

首》其一

《送孟八浩然归襄阳二首》其二

《戏赠张五弟諲三首》其二

《送集贤崔八叔承恩括图书》

《送沈仲》

《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

《赠李十二白》

《过章秀才洛阳客舍》

《酬包佶郎中览拙卷后见寄》

《及第后忆旧山》

《早春书事奉寄中书李舍人》

《道州酬送何山人之容州》

《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因戏赠》

诗句

冥漠辞昭代，空怜赋子虚。

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

染翰过草圣，赋诗轻子虚。

雨露满儒服，天心知子虚。

举酒常叹息，无人达子虚。

圣主还听子虚赋，相如却与论文章。

双眸光照人，词赋凌子虚。

尽是忘言客，听君诵子虚。

沉忧敢望金门召，空愧巴歈并子虚。

偶献子虚登上第，却吟招隐忆中林。

为报周多士，须怜楚子虚。

应须定取真知者，遣对明君说子虚。

几时绵竹颂，拟荐子虚名。

诗意

喻指上官氏以作品名世。

借以表示孟浩然无需献赋求仕。

借相如衬托张諲善于诗赋。

喻指当朝皇帝重视文才。

以相如自喻，感叹无人进荐。

自比相如，冀逢圣主。

赞誉李白有卓越的文才。

以子虚喻指章秀才所作词赋。

用《子虚赋》作为反衬，自谓所作诗歌

不敢与之相提并论。

用《子虚赋》喻及第。

借未获知遇时的相如以自喻。

以相如比喻何山人，希望他早日被举

荐于朝廷。
用杨得意荐相如事，希望令狐舍人举

荐自己。

王，自然受到黄老之学的影响，《子虚赋》借子虚之口

有言：“于是楚王乃登阳云之台，泊乎无为，澹乎自

持，勺药之和具而后御之。”􀃊􀁍􀁓楚王恬静、寡欲，行以养

生之术，这是典型的汉初黄老思想。司马相如创作

《大人赋》谓：“天子既美《子虚》之事，相如见上好仙

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

《大人赋》。’”􀃊􀁍􀁔所以《史记·太史公自序》总结说：“《子

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

无为。”􀃊􀁍􀁕《子虚赋》是意在通过“讽谏”而归于“无为”，

以儒家之法而求于黄老之术。司马相如的“虚言”，

如太史公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

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恭俭朴素，无为而治，这

是黄老之学的核心要义，司马迁说司马相如赋“其要

归引之节俭”，符合黄老治术与养生学说。但同时，

无为又与《诗》之“讽谏”，与“仁”“义”“礼”统一，“虚

言”成为“讽谏”与“无为”并存的文学艺术，这是儒家

思想与道家治术在司马相如赋作中相互交融与纠葛

的体现。

首先，自老庄哲学层面而言，虚者，空也，无也，

引申至文学领域，即是用“虚辞”。《子虚赋》中子虚一

出口便是：“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

《文选汇评》俞本眉曰：“出口先将云梦放活一步，妙

能用虚。”􀃊􀁍􀁗“用虚”，是《子虚赋》的特长，扬雄谓：“或

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原也过以浮，如也过

以虚。’，􀃊􀁍􀁘“虚”成为司马相如赋的一大特征。自太史

公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将子虚之辞引向语言功

用与文学批评领域。司马迁也说：“及子虚言楚云梦

所有甚众，侈靡过其实，且非义理所尚”􀃊􀁍􀁙，司马迁所

删“子虚言楚云梦所有甚众”之“侈靡过其实，且非义

理所尚”的内容，就是文学的虚辞。班固称司马相如

“文艳用寡，子虚乌有，寓言淫丽，托讽终始，多识博

物，有可观采，蔚为辞宗，赋颂之首”􀃊􀁍􀁚，赋予其“辞宗”

地位。之后，刘勰《神思》“陶钧文思，贵在虚静”􀃊􀁍􀁛，讨

论“虚”与文思的关系，至清人刘熙载提出“按实肖

像”与“凭虚构象”􀃊􀁎􀁒的文学理论，皆是由赋学“用虚”

生发而来。

其次，自儒家思想层面而言，《子虚赋》的“讽谏”

诉求以及给司马相如带来的人生际遇的转折，成为

后世文学作品歌咏的对象。自左思《咏史》“著论准

《过秦》，作赋拟《子虚》”始，“子虚”成为文人才华的

彰显和个人际遇的表征，这在唐代文人身上表现得

尤为突出，以《全唐诗》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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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才华横溢，写作不朽的《子虚赋》，又

有杨得意引荐，得遇明主汉武帝，这是积极用世的

初盛唐文人所追求和艳羡的对象，甚至也是中晚

唐文人的期许。唐人笔下的司马相如朝气蓬勃、

《子虚赋》光彩夺目，大唐的气象无不彰显着炎汉

的荣光。

到了宋人笔下，一方面，他们将“子虚”引为知

音。李清照《感怀》诗有云：“静中我乃得至交，乌有

先生子虚子”􀃊􀁎􀁔，谢绝宾客，闭门作诗，在独处中与乌

有先生、子虚子为知交好友，不愿与世俗同流。辛弃

疾《水调歌头》(将迁新居不成，有感，戏作。时以病

止酒，且遣去歌者，末章及之)下阙曰：“舞乌有，歌亡

是，饮子虚。二三子者爱我，此外故人疏。幽事欲论

谁共，白鹤飞来似可，忽去复何如？众鸟欣有托，吾

亦爱吾庐。”􀃊􀁎􀁕以“子虚”等三人为志同道合的知己，用

意与李清照同。另一方面，《子虚赋》所体现出来的

“大一统”主题，在南宋渴望光复神州的文人笔下激

荡，戴复古《水调歌头》(题李季允侍郎鄂州吞云楼)上
阙云：“轮奂半天上，胜概压南楼。筹边独坐，岂欲登

览怯双眸。浪说胸吞云梦，直把气吞残敌，西北望神

州。百载好机会，人事恨悠悠。”􀃊􀁎􀁖巧妙地化用司马相

如《子虚赋》“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

点出“吞云”楼名的来源，同时也激起气吞残虏、光复

神州的豪情壮志。刘因《塞翁行》诗有云：“天教陂泽

养雁鹜，留与金人赋《子虚》。我来乡国览风土，仿佛

挝鼓笛呜呜。胸中云梦忽已失，酒酣怀古皆平芜。

昔年阻水群盗居，塞翁子孙杀欲无。至今遗老向人

泣，前宋监边无远图。”􀃊􀁎􀁗刘因生当宋金末年，亲睹元

蒙灭金灭宋的惨局，“留与金人赋《子虚》”，用相如

《子虚赋》典故，揭示出辽金相继南侵，国土沦丧，那

如云梦般广阔的胸襟已荡然无存，发出故园何年统

一的哀叹。

有意思的是，到了明清诗人的笔下，因《子虚赋》

而腾达的司马相如不再是他们艳羡的对象，反而成

为他们追求闲居、隐居生活的催化剂。王阳明《山

途二首》之二：“南北驱驰任板舆，谪乡何地是安居？

家家细雨残灯后，处处荒原野烧余。江树欲迷游子

望，朔云长断故人书。茂陵多病终萧散，何事相如

赋《子虚》。”􀃊􀁎􀁘贬谪途中的阳明先生，想到了和他一

样多病的司马相如，借此曲折表达出归隐的意愿。

王夫之《雁字诗》其八：“今古一相如，飘摇赋子虚。

玄文披带草，碧个仿林於(箊)。兰叶肥还瘦，银钩蹙

已舒。稻粱非汝志，投笔莫欷歔。”􀃊􀁎􀁙船山先生借在

梁园飘摇时期的司马相如写作《子虚赋》自嘲，渴望

隐居。吴骞《虚受斋有感》：“零落残编走蠹鱼，西风

惊破夜窗馀。绝怜虚受三更月，墙外何人唱子

虚。”􀃊􀁎􀁚虚受斋外本不该吟唱《子虚赋》，空虚其怀之

人，当然向往的是以书为伴隐居的生活。苏煜坡

《闲居》：“懒上金门献《子虚》，云林深处结庐居。新

盟惯订来鸥鸟，旧卷重温走蠹鱼。几本绿蕉朝试

笔，一帘红烛夜修书。只惭奇字无多识，门外偏停

载酒车。”􀃊􀁎􀁛以司马相如因《子虚赋》得志为反面教材，

温庭筠

张乔

李山甫

罗隐

韦庄

黄滔

黄滔

齐己

《送襄州李中丞赴从事》

《题友人草堂》

《贺友人及第》

《新安投所知》

《东游远归》

《御试二首》之二

《寄越从事林嵩侍御》

《寄钱塘罗给事》

汉庭文采有相如，天子通宵爱子虚。

坚话长如此，何年献子虚。

春风不见寻花伴，遥向青云泥子虚。

少年容易舍樵渔，曾辱明公荐子虚。

青云不识杨生面，天子何由问子虚。

词臣假寐题《黄绢》，宫女敲铜奏《子虚》。

子虚词赋动君王，谁不期君入对扬。

愤愤呕谗书，无人诵子虚。

赞李中丞以文才受到皇帝的赏识。

期待隐居的友人有朝一日向朝廷展露

才华，取得功名。

以《子虚赋》代指及第友人的文章。

以相如自比。

以相如自比，伤叹朝中没有了解自己

如杨得意者向皇帝引荐。

以《子虚赋》代指及第文章。

称颂林嵩以文才受到赏识。

反用杨得意荐相如事，谓无人向皇帝

推荐罗隐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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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名非吾事，只愿归与白鸥盟，尽情歌颂闲居生活的

欢愉。

在诗词的世界，“子虚”化为了盛唐诗人的蓬勃

朝气，化为了宋人词中对“大一统”的渴望和知音难

觅的悲叹，也化为了明清文人归隐山林的一剂触媒。

“子虚”所代表的儒家入世际遇、用世才华和道家的

虚静、无为思想，始终在中国文人的笔下激荡。

四、“审虚实”：赋说与小说的虚构造作

中国的文学批评，尤其是赋学的批评，受到史学

传统的影响，主张“祛虚求实”。自左思《三都赋序》

对司马相如的虚而不实展开批判以来，《子虚赋》成

为文学“过虚”批评的靶子。宋人王十朋《会稽风俗

赋》叙曰：

昔司马相如作《上林赋》，设子虚、乌有先生、亡

是公三人相答难。子虚虚言也。乌有先生者，乌有

是事也。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故其词多夸而其事

不实……余赋会稽，虽文采不足以拟相如之万一，然

事皆实录，故设为子真、无妄先生、有君答问之辞。

子真者，诚言也。无妄者，不虚也。有君者，有是事

也。以反相如之说焉。􀃊􀁏􀁒

虚者，与实相对，王十朋以“实录”为号召，指摘相如

赋“词多夸”“事不实”，于是将赋中人物命名为“子

真”以对应“子虚”，“无妄”对应“乌有”，“有君”对应

“无是公”，以反“相如之说”。

这种观点到了明代文学批评家眼中，有了很大

转变。胡应麟认为司马相如“创撰子虚、乌有、亡是

三人者，深得诗赋情状，初非以文为戏也。后之君

子，方拘拘核其山川远近，草木有无。乌乎，末

哉”􀃊􀁏􀁓！旷荡虚无，是诗赋固有的情状。郝敬更在

“诗境”之外提出“辞赋境”一说：“《子虚》遒宕，无扬

雄艰苦之态，无左思重赘之累，洋洋洒洒然。情与

文称，尚觉情溢于辞表。叙山川草木，鸟兽渔猎，种

种行乐，语不多而兴致勃然，所以为赋家之正始也。

盖辞赋有天则，辞境虚而太虚则浮，赋境实而太实

则笨。”􀃊􀁏􀁔称颂《子虚赋》是“赋家正始”，认为辞赋创

作的“天则”是要虚实相宜。谢肇淛又将这一理论

引入戏曲小说领域，谓：“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

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

止，不必问其有无也。”􀃊􀁏􀁕清代戏曲评论家李渔提出

“审虚实”的主张：“实者，就事敷陈，不假造作，有根

有据之谓也；虚者，空中楼阁，随意构成，无影无形

之谓也。”􀃊􀁏􀁖“审虚实”是“赋说”与“小说”共同关心的

话题。

“赋”是与“说”结缘最早的文体，《史记·太史公

自序》中称司马相如赋作多“虚辞滥说”，“《子虚》之

事、《大人》赋说”􀃊􀁏􀁗；《后汉书·杨赐传》载杨赐给汉灵

帝上书所说“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

小技见宠于时，如驩兜、共工更相荐说”􀃊􀁏􀁘，这些“赋

说”其实都有了后世“小说”的因子，所以钱钟书先生

提出“汉赋似小说”，郭绍虞先生提出赋“实为小说之

滥觞”的观点􀃊􀁏􀁙。具体落实到“子虚”元素对戏曲小说

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以“子虚”来品评戏曲小说。宋人周密《齐

东野语》论“开运靖康之祸”谓：“然考之五代新旧史，

初无是说，安知非托子虚以欺世哉？”品评《封神传》

云：“子牙即九良星，邓九公青龙星，邓婵玉六合星，

土行孙土府星，黄天化即炳灵公，俱属子虚。”􀃊􀁏􀁚清人

此类论述就更多了。清初黄景仁观《金缕曲》(观剧，

时演《林冲夜奔》)而曰：“姑妄言之矣。又何论、衣冠

优孟，子虚亡是。”􀃊􀁏􀁛孔尚任《桃花扇·凡例》也说：“朝

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

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

比。”􀃊􀁐􀁒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五《滦阳消夏录五》记

载了一个儒林士人耽于男色的故事，谓：“然其事为

理所宜有，固不必以子虚乌有视之。”􀃊􀁐􀁓近人也常以

“子虚”批评戏曲小说，钱静方《小说丛考》称：“《牡丹

亭》事，子虚乌有，以杜宝为工部之孙，梦梅为柳州之

孙，郭驼为橐驼之孙。工部、柳州、橐驼，信有其人，

然不闻杜、柳两家，其后裔结为婚媾也。余意杜也、

柳也，皆系草木之名，橐驼又系种花能手，此盖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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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草，藉景言情，非事实也。”􀃊􀁐􀁔自有戏曲小说之名目

以来，“子虚”就始终存在于其评论之中。

二是“子虚”直接成为戏曲小说中的人物名。明

代徐野君杂剧《春波影》(《盛明杂剧》之一)中人物冯

子虚，杭州人氏，花花公子形象。清溪道人著《禅真

逸史》中有玉华观道士杜子虚，字伯实。道士可有诸

多名称，因其不像和尚那样剃发，去嫖妓时，不易被

人认出，故可称“嫖头”，因道士嫖妓时会竭力满足

妓女的性欲，故又称“花里魔王”，因此，杜子虚可装

扮成儒者去妓馆嫖娼。《金瓶梅》中的花子虚就更有

名了，他的“花子虚”之姓名，即有多重意涵：一是前

揭“花(华)姓”亦是微子启后裔，“华姓”源自宋戴公

之孙华督，他杀死大夫孔父嘉，夺其妻据为己有，并

杀死宋殇公，花子虚以“花”为姓，寓示因果报应；二

是花太监之侄，是花太监的替身；三是娶妻李瓶儿，

李瓶与花虚相对，花本在瓶中，但花子虚偏宁愿去

妓院也不愿麻烦李瓶儿；四是整日花天酒地，引起

妻李瓶儿不满，西门庆乘虚而入；五是气病而亡后，

仍不时出现在西门庆、李瓶儿的睡梦、病呓中，作为

一条虚线贯穿于小说始终。到《红楼梦》中“甄士

隐”“贾雨村”的命名，又何尝不是“子虚”式人物？

哈斯宝评《红楼梦》曰：“文章有主客之法。甄士隐、

贾雨村，是全四十回的大客。甄士隐，就是‘真事

引’，又可释为‘真士隐’。贾雨村，就是‘村假语’

又可释为‘假语存’。……这两人是后文中甄贾

两大世家的客身。”􀃊􀁐􀁕而《红楼梦》书中一极大之关

目“太虚幻境”的构设，以及“茫茫大士”“渺渺真

人”“一僧一道”等虚幻人物的设置，都离不开“子

虚”的影子。虚与实、真与假，是辞赋与小说人物

命名共有的旨趣。

三是以“子虚”为小说篇名。最有名的就是汪藕

裳的弹词小说《子虚记》，汪氏是晚清女性小说家，她

自叙创作命名缘由曰：“作者劳心非一日，造言原自

笑荒唐。只图闺阁知音赏，窗下生涯笔底忙。……

子虚本窃相如意，是是非非尽渺茫。以此为名堪晓

得，前朝有甚马牛羊？”􀃊􀁐􀁖明确说自己《子虚记》篇名源

自相如《子虚赋》。其兄汪祖绶为《子虚记》作序说：

“《子虚记》者，为吾藕裳三妹所作，事由意造，语出

心裁，其名为‘子虚’者，则骋词于风云月露之中，寄

兴于儿女英雄之列。”其弟汪祖亮题词有曰“笑他笺

注老虫鱼，别构乾坤著《子虚》……咄咄书空成怪

事，浪抛心力拟相如”，其弟汪祖鼎题词有曰“欲从

千载争坛坫，作记何嫌拟《子虚》”，其侄汪瑞曾题词

有曰“寓言托始相如赋，漫演空花了世缘”，其侄汪

瑞高题词有曰“梦中应食茂陵书，绮丽缘情托《子

虚》。漫说绛仙才调好，清名犹愧女相如”，其侄婿

朱定基题词有曰“莫怪荒唐说《子虚》，清才合让女

相如”，等等􀃊􀁐􀁗，皆称说汪藕裳才比相如，《子虚记》虚

构笔法、寓言设置皆拟托于《子虚赋》，所以李灵年

先生指出：“一般弹词作品，大都有历史事件和历史

人物的因由，而《子虚记》纯属虚构。它假托明孝宗

(弘治)朝为时代背景，以文府为中心，裴府为陪衬，

展开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子虚记》在情节虚

构、绮丽辞藻、体物缘情等方面，尤其是“但那见”中

语，皆用赋体写就，正如汪藕裳自己所说“窃相如

意”甚明。

此外，还有民国期间的文言短篇小说，如纳川

《子虚子说比王假道》，假借“子虚子”之口，以“三家

分晋”典故喻示当时比利时应该“弃中立之小节，免

覆亡之巨祸”，但比王不听，子虚子叹曰：“比其沼乎？

在此役也，德不更举矣。”这是一篇游戏之作，是“取

《左》《国》之精华，作游戏之三昧。俊辩痛快，无复滞

碍。其纵横家之苗裔欤。惜乎，比王之不用其说

也”􀃊􀁐􀁙。可谓是近代新《战国策》。又有缪莲仙《乌有

子虚列传》，写处洪荒之世，居无何有之乡的乌有先

生与子虚子游，二人皆“性疏旷，以天地为逆旅，万物

为刍狗”􀃊􀁐􀁚，初不欲以名见，等到无怀氏兴，三顾茅庐，

委以重任，二人征战沙场，建功立业，被封为邯郸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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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华胥国公，但二人视功名富贵如浮云，遁迹方外，

分别自名为元元道士、空空和尚。这篇“子虚传”情

节取材于司马相如《子虚赋》、李公佐《南柯太守传》

《红楼梦》等名著，是“赋说”与“小说”结合的范例。

结论：作为文学史书写的“子虚”

文学史的书写，不仅要关注一个作家的文学创

作，也应关注文学作品中虚构的人物如何影响和指

导后续文学作品写作。自从司马相如《子虚赋》中创

造出“子虚”这样的一个文学人物，他就开始在不断

地指挥文人的创作，书写属于“子虚”的文学史。

首先，子虚作为一个“虚人”的存在，寓意“子姓

之墟”，假托为“梁园”的代言人，被赋予讽谏的政治

功能，揭示诸侯服从于“皇权”的“大一统”认识。李

白在“子虚”的驱使下，写作了《大猎赋》，序中指出：

“《子虚》所言，楚国不过千里，梦泽居其太半，而齐徒

吞若八九，三农及禽兽无息肩之地，非诸侯禁淫述职

之义也。……但王者以四海为家，万姓为子，则天下

之山林禽兽，岂与众庶异之？”􀃊􀁐􀁛“子虚”成为诸侯势力

的一个代表，凡是要伸张天子气象时，子虚难逃被讨

伐的命运。

其次，子虚作为司马相如得到天子赏识的媒介，

成为人生际遇的代言人，驱使着作家创作属于自己

人生知遇的《子虚赋》。这在唐人的诗歌中表现得最

为明显，前文已有揭示。宋人如王安石“闻多望士登

天禄，知有名臣荐《子虚》”􀃊􀁑􀁒，明人如吴应箕“圣明宵

旰须才急，应见飞扬颂《子虚》”􀃊􀁑􀁓等，亦是期待得遇明

君，一展胸中抱负，但这种意愿似乎都已不及唐人来

得热烈。

复次，子虚诞生于黄老思想风行的汉初时代，无

疑天生具有“虚静”“无为”的秉性，成为隐逸人士的

代言人，这在明清之际的文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子虚成为儒家积极人世和道家隐逸避世文人共同的

书写对象。

最后，子虚走向文学批评的领域，成为与“实”相

对的“凭虚构象”的文学批评术语，直接指导文学作

品的创作。尤其是在小说戏曲作品中，子虚成为品

评戏曲小说特色、创设小说人物，甚至直接借以为小

说之篇名，小说作者自觉以赋法创作小说，构成“赋

说”与“小说”的直接互渗。

注释：

①《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北京：中华书局，

1959年，第2999页。

②《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2999页。

③按：参与梁园之游的文士，最主要者有枚乘、司马相如、

邹阳、庄忌、公孙诡、公孙乘、羊胜、路乔如以及韩安国等人。

其中韩安国本是梁国人，枚乘、邹阳、庄忌从吴国来，公孙诡、

公孙乘、羊胜是“山东之士”，只有司马相如从京城长安而来。

④《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002页。

⑤关于《子虚赋》《上林赋》与《天子游猎赋》的分合问题，

跃进先生认为：“《史记》中所说的《子虚赋》，作于游梁时期，似

为初稿；而《上林赋》则在此基础上加上天子游猎的场面，加工

润色，遂成定稿。因此，这是一篇完整的作品，可以称《子虚上

林赋》，亦可以简称《上林赋》。”(跃进：《〈子虚赋〉〈上林赋〉的

分篇、创作时间及其意义》，《文史》2008年第 2辑，第 8页)司马

相如入梁后作《子虚赋》，其中当有赋中人物“子虚”，“乌有”或

亦有，“无是公”当无。

⑥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

212页。

⑦《史记》卷三《殷本纪》，第 91页。按：姓可能产生于母

系氏族社会，氏大约出现在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

过渡阶段，氏多用来区分社会地位的贵贱。参见黎若楠等《浅

论古人的姓、氏、名、字、号、爵、谥》(《汉字文化》2022年第 11
期)一文相关论述。商族传至契，开始向父系始祖过渡，所以

《殷本纪》契以下的世系开始按父辈排列。

⑧王玉哲先生认为：“甲骨文的‘商’字……代表他们所崇

拜的鸟图腾……是商族用以称呼自己的族名。后人就把商族

居处之地，也名之为‘商’了。”(王玉哲：《商族的来源地望试

探》，《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第66页)
⑨郑樵：《通志》，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59页。

··69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2024.12
CLASSICAL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⑩按：赋文字内容释读，依据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王

意乐、徐长青、杨军、管理四位学者所刊之文《海昏侯刘贺墓出

土孔子衣镜》，载《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第64页。

􀃊􀁉􀁓陈士珂辑：《孔子家语疏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7年，第 234页。按：“孔”这一姓氏的获得，与孔子的先祖

孔父嘉有关。《孔子家语》又说：“正考父生孔父嘉。五世亲尽，

别为公族，故后以孔为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时所赐号也，是

以子孙遂以氏族。”

􀃊􀁉􀁔洛地《子，天下第一姓》谓：“春秋时期，子姓的宋自不

必说，有‘子皮、子鱼、子灵、子罕’等，姬姓族诸国，鲁有‘子

家、子羽、子反’等，卫有‘子贡、子嘉、子适’等，郑有‘子都、

子仪、子华、子产’等，姜姓之齐有‘子之、子息、子雅’等，妫

姓之陈有‘子夏、子黄、子招’等，包括‘蛮夷’的芈姓之楚亦

有‘子木、子重、子囊’等。”是以子为氏 (《国学》2017年第 2
期，第 60页)。

􀃊􀁉􀁕郑樵：《通志》，第457页。

􀃊􀁉􀁖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66页。

􀃊􀁉􀁗《毛诗正义》卷三《鄘风》，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

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666页。

􀃊􀁉􀁘《春秋左传正义》卷四一“昭公元年”，阮元校刻：《十三

经注疏》，第4393页。

􀃊􀁉􀁙《史记》卷三《殷本纪》，第92页。

􀃊􀁉􀁚按：王国维先生《说商》一文谓：“古之宋国，实名商邱。

邱者，虚也。……杜预《春秋释地》以商邱为梁国睢阳，又云

‘宋、商、商邱三名一地’，其说是也。……商之名起于昭明，讫

于宋国，盖于宋地终始矣。”(王国维：《观堂集林》，石家庄：河

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63-264页)
􀃊􀁉􀁛《史记》卷五八《梁孝王世家》，第2082-2083页。

􀃊􀁊􀁒《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015页。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

本，第122页。

􀃊􀁊􀁔《尚书正义》卷三《舜典》，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274页。

􀃊􀁊􀁕《春秋左传正义》卷二○“文公十八年”，阮元校刻：《十

三经注疏》，第4042-4043页。

􀃊􀁊􀁖《春秋左传正义》卷五○“昭公二十一年”，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第4558页。

􀃊􀁊􀁗《春秋左传正义》卷五○“昭公二十一年”，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第4557页。

􀃊􀁊􀁘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96页。

􀃊􀁊􀁙《新唐书》卷七五《宰相世系表》，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3463页。

􀃊􀁊􀁚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565页。

􀃊􀁊􀁛按：在先秦两汉的辞赋作品中，同是主客问答体，仅《七

发》《子虚赋》(或《天子游猎赋》)中以诸侯国人的身份代言，这

是与《高唐赋》《长杨赋》《两都赋》《二京赋》不同之处，盖也是

汉初诸侯王国与中央皇权矛盾的一种彰显。

􀃊􀁋􀁒《史记》卷五八《梁孝王世家》，第2082页。

􀃊􀁋􀁓《史记》卷五八《梁孝王世家》，第2084页。

􀃊􀁋􀁔《史记》卷五八《梁孝王世家》，第2083页。

􀃊􀁋􀁕《汉书》卷五一《贾邹枚路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第2353页。

􀃊􀁋􀁖《汉书》卷四七《文三王传》，第2210页。

􀃊􀁋􀁗《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2999页。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

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540页。

􀃊􀁋􀁙《史记》卷五八《梁孝王世家》，第2089页。

􀃊􀁋􀁚《汉书》卷五七《司马相如列传》，第2536页。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74页。

􀃊􀁌􀁒赵俊玲编著：《文选汇评》，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年，

第182页。

􀃊􀁌􀁓《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014-3015页。

􀃊􀁌􀁔《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第394页。

􀃊􀁌􀁕《汉书》卷六四《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

2802页。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23页。

􀃊􀁌􀁗参看许结：《武帝旌旗在眼中——汉赋的武帝书写及其

省思》，《济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 2期，第 14-
21页。

􀃊􀁌􀁘《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016页。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22页。

􀃊􀁌􀁚赵俊玲编著：《文选汇评》，第181页。

􀃊􀁌􀁛《庄子》第二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4页。

··70



2024.12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CLASSICAL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孙少华：《“皇权”与“不死”——汉赋早期两大文本主题

与“梁园文学”之兴起》，《文史哲》2021年第1期，第120页。

􀃊􀁍􀁓《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014页。

􀃊􀁍􀁔《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056页。

􀃊􀁍􀁕《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第3317页。

􀃊􀁍􀁖《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073页。

􀃊􀁍􀁗赵俊玲编著：《文选汇评》，第176页。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702页。

􀃊􀁍􀁙《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043页。

􀃊􀁍􀁚《汉书》卷一○○《叙传》，第4255页。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社，1958年，第493页。

􀃊􀁎􀁒刘熙载《艺概·赋概》：“赋以象物，按实肖像易，凭虚构

象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99页)
􀃊􀁎􀁓范之麟、吴庚舜主编：《全唐诗典故辞典》，武汉：湖北辞

书出版社，1989年，第 191页。按：表中诗文皆出自此书，不再

赘注。

􀃊􀁎􀁔李清照著，徐培均笺注：《李清照集笺注》，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2002年，第211页。

􀃊􀁎􀁕辛弃疾著，邓广铭笺注：《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383页。

􀃊􀁎􀁖戴复古：《戴复古诗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245页。

􀃊􀁎􀁗彭黎明、彭勃主编：《全乐府》，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

社，2011年，第27页。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5年，第76页。

􀃊􀁎􀁙王夫之著，朱迪光笺注：《夕堂戏墨笺注》，天津：南开大

学出版社，2017年，第7页。

􀃊􀁎􀁚吴骞：《吴骞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

332页。

􀃊􀁎􀁛苏煜坡著，李寅生、周生杰校：《萃益斋诗集校注》，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88页。

􀃊􀁏􀁒王十朋：《王十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820页。

􀃊􀁏􀁓胡应麟：《诗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第

126页。

􀃊􀁏􀁔郝敬：《艺圃伧谈》卷三，周维德集校：《全明诗话》，济

南：齐鲁书社，2005年，第2895页。

􀃊􀁏􀁕谢肇淛：《五杂组》，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47页。

􀃊􀁏􀁖李渔：《李渔全集》第三卷《闲情偶寄》，杭州：浙江古籍

出版社，1992年，第15页。

􀃊􀁏􀁗《史记》卷一三○，第3317页。

􀃊􀁏􀁘《后汉书》卷五四《杨赐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

1780页。

􀃊􀁏􀁙参见王思豪：《情事互文：汉魏辞赋与小说的参体同

构》，《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周密：《齐东野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

191、218页。

􀃊􀁏􀁛严迪昌编选：《金元明清词精选》，南京：凤凰出版社，

2018年，第170页。

􀃊􀁐􀁒孔尚任著，云亭山人评点：《桃花扇》，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2016年，第1页。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78页。

􀃊􀁐􀁔钱静方：《小说丛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第90页。

􀃊􀁐􀁕黄霖、蒋凡主编，周兴陆、魏春吉等编著：《中国历代文

论选新编(晚清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70页。

􀃊􀁐􀁖汪藕裳：《子虚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024页。

􀃊􀁐􀁗汪藕裳：《子虚记》，第1-4页。

􀃊􀁐􀁘李灵年：《长篇弹词〈子虚记〉初探》，《南京师范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第41页。

􀃊􀁐􀁙纳川：《子虚子说比王假道》，《余兴》1917年第 25期，第

18-19页。

􀃊􀁐􀁚缪莲仙：《梦笔生花》前集，1935年大达图书供应社印

本，第14-15页。

􀃊􀁐􀁛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天津：百花文艺

出版社，1996年，第3825-3829页。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第 5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

社，2016年，第499页。

􀃊􀁑􀁓吴应箕：《吴应箕文集》，合肥：黄山书社，2017年，第

478页。

··71


	“子虚”文学史：从赋中人物到小说篇名

